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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了
在
家
與
工
作
以
外
，
我
跟
阿
橙
最
常
待
在
一
起
的
時
間
大
概
就
是
在
捷
運
上
。
當
我
意
識
到
這
件
事
時
，
我
們
也
坐

在
下
班
尖
峰
時
刻
珍
貴
的
捷
運
椅
子
上
。
我
跟
阿
橙
一
人
一
支
耳
機
聽
音
樂
，
有
時
他
人
在
香
港
的
朋
友
打
電
話
來
，
也
是
一

人
一
邊
聽
著
，
連
廣
東
話
我
也
只
聽
得
懂
一
半
，
但
背
後
香
港
地
鐵
的
中
文
廣
播
聲
清
清
楚
楚
地
傳
來
，
跟
捷
運
和
聲
，
既
衝

突
又
和
諧
地
迴
繞
著
。

大
概
只
要
是
身
為
人
，
都
會
有
一
兩
個
特
別
的
地
方
吧
。
有
時
我
在
入
睡
前
，
看
著
阿
橙
因
深
眠
重
重
蓋
下
來
的
睫
毛
影

子
會
這
樣
想
。

因
為
不
同
原
因
跑
到
同
個
都
市
的
我
們
，
在
交
往
前
的
十
分
鐘
才
知
道
原
來
我
們
互
相
喜
歡
。
在
那
之
前
，
我
們
只
是
工

作
時
會
碰
面
、
偶
爾
一
起
搭
捷
運
坐
一
段
路
回
家
的
同
事
。
我
們
交
往
的
事
讓
周
圍
的
香
港
同
事
與
臺
灣
同
事
都
很
驚
訝
，
大

概
是
因
為
我
們
一
開
始
並
沒
有
什
麼
互
動
、
彼
此
相
差
了
十
歲
，
還
有
在
我
們
交
往
時
，
阿
橙
因
為
咬
冰
棒
咬
得
太
大
力
而
掉

了
一
顆
牙
。
他
一
直
想
不
透
為
什
麼
我
會
願
意
跟
一
個
缺
了
門
牙
的
男
人
在
一
起
。⎾

連
我
自
己
都
不
能
接
受
自
己
了
！⏌

他

笑
說
。 霧

裡
之
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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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
橙
跟
我
很
相
似
，
又
有
很
多
地
方
是
裡
外
相
反
的
。
有
時
我
們
花
很
多
時
間
在
討
論
這
些
事
。
例
如
我
們
都
來
自
冬
天

不
會
下
雨
的
地
方
，
所
以
都
不
習
慣
臺
北
的
冬
季
；
例
如
我
是
貓
舌
頭
，
但
洗
澡
都
用
燙
豬
肉
般
的
熱
水
，
他
可
以
吃
滾
燙
的

食
物
，
卻
不
能
洗
熱
水
澡
；
例
如
我
相
信
所
有
神
靈
的
存
在
，
但
他
是
無
神
論
者
；
例
如
我
很
會
做
夢
，
他
卻
不
太
會
。 

⎾
有
啦
，
被
警
察
抓
後
，
就
變
得
比
較
淺
眠
了
，
有
時
會
做
夢
。⏌

他
平
淡
地
說
。
還
沒
交
往
時
，
就
聽
他
說
過
他
很
容

易
失
眠
。
他
說
過
，
還
在
香
港
時
，
有
天
夜
裡
警
察
跑
上
他
家
門
，
把
他
帶
到
警
察
局
，
沒
收
了
他
的
電
腦
與
硬
碟
。
那
是
他

來
到
臺
灣
的
原
因
。

剛
開
始
交
往
後
，
我
們
有
次
睡
到
一
半
，
他
突
然
醒
來
盯
著
某
個
地
方
，
當
我
想
問
他
怎
麼
了
時
，
他
一
邊
躺
回
枕
頭
一

邊
說
：⎾

我
發
夢
了
。⏌

 

發
夢
，
就
是
廣
東
話
的
做
夢
。
就
算
我
是
第
一
次
聽
到
，
也
知
道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廣
東
話
讓
我
覺
得
恐
怖
又
迷
人
的
地
方
，

大
概
就
是
這
種
有
時
跟
我
的
母
語
很
相
似
，
有
時
又
完
全
陌
生
的
狀
態
。

阿
橙
跟
我
很
相
似
，
又
有
很
多
地
方
是
裡
外
相
反
的
。
有
時
我
花
很
多
時
間
在
思
考
這
些
事
。
包
含
要
怎
麼
跟
他
說
我
來

到
臺
北
的
原
因
。

我
有
跟
他
說
過
我
患
有
重
度
憂
鬱
症
的
事
。
他
聽
了
後
只
是
拍
拍
我
的
手
，
沒
有
多
做
其
他
表
示
。
大
概
就
與
我
聽
完
他

說
香
港
的
事
以
後
一
樣
。

阿
橙
有
時
不
太
願
意
說
關
於
香
港
的
事
，
有
時
又
像
吃
飯
喝
水
一
樣
提
起
。
那
些
回
憶
大
概
像
呼
吸
一
樣
在
他
體
內
變
成

了
一
個
濾
芯
，
就
像
我
也
會
每
天
想
起
自
己
生
病
的
事
一
樣
。
一
些
再
也
回
不
來
的
事
物
形
成
了
我
們
各
自
的
幽
靈
，
我
們
各

自
的
暗
物
質
。
有
的
時
候
那
會
在
我
的
夢
裡
出
現
。
阿
橙
說
他
總
是
不
記
得
他
的
夢
，
但
我
會
記
得
。

我
一
直
沒
跟
他
說
過
，
在
我
們
在
一
起
前
我
就
夢
見
過
他
了
。
夢
裡
，
不
知
為
何
公
司
的
擺
設
全
不
見
了
，
我
們
兩
個
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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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寬
敞
空
曠
的
木
地
板
上
聊
天
，
他
說
廣
東
話
，
我
說
中
文
，
兩
個
人
都
搞
不
懂
彼
此
在
講
什
麼
，
卻
聊
得
很
開
心
，
一
群
貓

在
我
們
周
圍
跳
來
跳
去
，
貓
兒
跑
得
很
快
，
一
團
團
白
毛
毛
的
，
奔
到
變
成
了
一
陣
煙
霧
。

後
來
我
們
真
的
在
霧
裡
過
。

交
往
前
，
我
跟
阿
橙
與
一
群
朋
友
一
起
去
爬
七
星
山
。
坐
車
到
了
山
上
，
立
刻
就
被
無
眼
盡
的
白
霧
包
圍
。
我
跟
他
都
沒

有
看
過
大
霧
，
兩
個
人
在
隊
伍
最
後
很
稀
奇
地
遠
望
。

他
跟
我
說
了
一
個
離
奇
故
事
：
小
時
候
，
他
與
一
群
朋
友
在
晚
上
的
山
上
分
成
兩
組
定
向
越
野
，
比
賽
哪
組
隊
伍
先
回
到

終
點
。
當
他
正
急
著
要
趕
回
目
的
地
時
，
隊
伍
中
的
朋
友
喊
停
了
他
，
原
來
他
們
的
路
上
結
著
一
片
巨
大
的
蜘
蛛
網
，
網
上
有

隻
身
軀
跟
人
頭
一
樣
大
、
連
同
腳
肢
有
一
個
成
人
上
半
身
大
的
蜘
蛛
。
同
隊
的
人
嚇
到
不
敢
前
進
，
只
有
阿
橙
一
人
想
趕
快
回

到
終
點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他
仍
不
知
那
隻
蜘
蛛
是
什
麼
品
種
，
甚
至
是
不
是
真
的
蜘
蛛
，
我
們
也
都
不
知
道
。
但
阿
橙
說
他
仍
記

得
那
時
沒
贏
得
比
賽
讓
他
很
生
氣
，
即
使
長
大
成
人
了
，
他
還
是
記
得
那
個
氣
惱
的
感
覺
。
現
在
想
想
，
也
許
我
們
兩
人
都
還

沒
有
長
成
夠
大
的
人
吧
。

在
那
個
又
陡
又
喘
的
迷
茫
之
路
上
，
我
們
又
聊
了
很
多
關
於
自
己
家
鄉
的
事
。
他
住
的
地
方
在
香
港
不
算
太
繁
華
，
我
住

的
地
方
也
是
。
我
教
他
蜘
蛛
的
臺
語
，
他
聽
完
以
後
，
馬
上
重
複
講
了
好
幾
次
，
在
笑
的
時
候
露
出
了
他
的
缺
牙
。
望
向
那
個

空
洞
，
我
並
沒
有
覺
得
好
笑
或
不
喜
歡
。

有
時
候
，
我
覺
得
我
們
都
是
被
同
一
陣
季
風
吹
到
這
裡
來
的
。

我
該
怎
麼
跟
他
說
呢
？
說
我
其
實
是
個
很
糟
糕
的
人
。
其
實
我
非
常
容
易
焦
慮
，
非
常
容
易
想
很
多
，
常
常
害
怕
著
被
拋

棄
，
害
怕
著
看
不
見
的
異
地
隔
閡
帶
給
我
們
的
距
離
，
害
怕
著
自
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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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概
四
年
前
，
我
媽
媽
患
上
了
嚴
重
的
憂
鬱
症
。
那
時
我
們
都
不
知
道
，
只
知
道
她
生
病
了
，
需
要
有
人
照
顧
。
當
時
為

了
回
臺
南
的
家
陪
伴
她
，
我
正
打
算
停
止
花
蓮
研
究
所
的
學
業
。

⎾

如
果
你
因
為
我
放
棄
研
究
所
，
你
會
覺
得
可
惜
嗎
？⏌

我
那
時
說
了
，
會
啊
，
但
如
果
妳
需
要
的
話
我
當
然
會
陪
妳 

啊
。
媽
媽
睜
著
貓
一
樣
圓
潤
的
大
眼
睛
點
了
點
頭
。
一
個
禮
拜
後
，
她
在
我
回
花
蓮
整
理
東
西
時
在
家
裡
後
院
安
靜
地
上
吊
。

自
此
，
我
的
憂
鬱
症
繼
承
了
媽
媽
的
，
變
得
更
加
深
邃
。
我
也
不
敢
在
臺
南
久
待
，
一
直
在
別
的
土
地
生
活
著
。
在
一
個

城
市
待
夠
久
後
，
就
到
另
一
個
地
方
，
現
在
剛
好
就
到
了
臺
北
，
到
了
有
阿
橙
在
的
臺
北
。
沒
有
哪
裡
像
臺
南
那
麼
炙
熱
，
那

麼
令
人
難
耐
。

⎾

淆
底
，
就
是
怕
死
的
意
思
。⏌

偶
爾
的
廣
東
話
教
學
中
，
阿
橙
教
了
我
這
個
詞
。
是
啊
，
我
想
我
就
是
淆
底
。

連
我
都
不
能
接
受
我
自
己
了
。

這
些
事
情
發
生
的
一
瞬
間
，
我
想
大
概
也
都
是
在
捷
運
上
發
生
的
。

那
天
，
我
在
臺
南
停
留
了
短
短
的
一
天
便
回
到
臺
北
。
回
到
租
屋
處
時
已
經
是
晚
上
，
那
時
阿
橙
還
在
上
班
。
正
想
著
今

天
大
概
是
不
會
見
面
的
時
候
，
手
機
就
響
起
來
了
。

⎾

喂
？⏌

他
說
喂
的
時
候
語
氣
是
往
下
的
重
音
。⎾
我
在
下
面
喔
。⏌

我
嚇
了
一
跳
，
鑰
匙
拿
著
就
跑
到
樓
下
去
，
打
開
門
後
就
看
見
阿
橙
在
門
口
。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，
在
其
他
人
眼
中
大
概
只

是
很
簡
單
的
一
件
事
，
那
時
我
卻
覺
得
很
感
動
。
是
因
為
我
住
的
地
方
旁
邊
就
是
條
小
河
嗎
？
那
時
周
圍
好
像
都
氳
氤
一
片
地

被
什
麼
給
包
圍
，
整
個
世
界
都
霧
融
融
地
被
接
住
了
。

後
來
，
我
們
搭
捷
運
到
別
的
地
方
，
在
車
上
時
，
他
叫
我
教
他
一
些
臺
語
單
字
。
他
一
直
很
想
學
臺
語
。
我
就
教
了
他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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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怎
麼
說
。

⎾

喔
，
感
心
！
︵kám

-sim

︶⏌

他
一
邊
笑
一
邊
說
，
事
情
好
像
就
完
整
了
起
來
。
我
想
到
有
一
次
我
們
交
往
前
，
他
也

是
這
樣
在
捷
運
上
問
我
一
些
關
於
臺
語
的
事
，
但
那
些
事
是
什
麼
呢
？
我
想
不
起
來
了
，
就
跟
阿
橙
想
不
起
那
隻
蜘
蛛
到
底
存

不
存
在
一
樣
。
但
我
記
得
那
時
的
感
覺
。
大
概
從
那
時
開
始
，
我
就
喜
歡
著
這
個
人
了
。

那
天
回
家
後
，
在
我
洗
完
澡
時
，
發
現
阿
橙
已
經
在
床
上
睡
去
了
，
我
鑽
入
被
窩
產
生
的
小
波
浪
也
沒
吵
醒
他
。
在
我
沒

注
意
到
的
時
候
，
阿
橙
已
經
可
以
陷
入
難
以
叫
起
的
熟
睡
。

他
的
缺
牙
也
補
好
了
。
補
上
了
一
顆
不
會
太
白
，
但
又
好
看
的
瓷
牙
。
一
切
好
像
都
在
變
完
整
，
即
使
不
是
那
樣
，
我
也

是
這
麼
相
信
著
。

星
期
一
，
又
要
上
班
了
。
我
們
又
走
在
前
往
捷
運
的
路
上
，
一
邊
想
著
午
餐
要
吃
什
麼
，
一
邊
聊
著
沒
什
麼
意
義
的
話
。

人
生
的
意
義
到
底
是
什
麼
呢
？
我
們
經
常
討
論
著
，
卻
老
是
沒
有
結
論
，
但
那
也
沒
關
係
。
我
默
默
想
著
。
從
此
以
後
一
起
吃

好
睡
好
，
這
樣
就
足
夠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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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介
紹

 

謝
瑜
真

一
九
九
四
年
出
生
，
水
瓶
座
，
來
自
臺
南
一
個
叫
灣
裡
的
海
邊
小
鎮
，
國
立
東
華
大
學
華
文
所
創
作
組
碩
士
。

曾
獲
奇
萊
文
學
獎
、
後
山
文
學
獎
、
臺
中
文
學
獎
、
金
車
詩
獎
。
現
職
記
者
。

評
審
意
見

 

鍾
怡
雯

這
是
一
篇
非
常
動
人
的
散
文
，
寫
得
低
調
、
不
張
揚
，
很
有
現
代
性
，
卻
又
隱
藏
著
向
下
扎
根
的
鄉
土
性
格
。
寫
的
是
北

漂
的
敘
述
者
和
東
漂
的
阿
橙
，
在
臺
北
這
個
霧
中
之
城
相
遇
相
戀
的
片
斷
。
北
漂
族
的
故
鄉
是
冬
天
不
會
下
雨
的
地
方
，
東
漂

族
的
故
鄉
來
自
香
港
，
他
大
約
是
歷
經
反
送
中
，
進
過
警
察
局
之
後
，
東
漂
來
臺
北
的
。
兩
個
相
差
十
歲
的
人
在
臺
北
同
事
，

生
活
習
性
大
不
同
，
也
各
自
揹
負
著
不
堪
，
難
以
陳
述
的
過
去
。
敘
述
者
因
憂
鬱
症
自
殺
的
母
親
原
可
以
成
為
敘
述
的
重
心
，

但
是
在
散
文
裡
它
的
重
要
性
被
大
幅
的
降
低
、
移
轉
，
成
為
回
憶
。
誰
都
明
白
，
回
憶
會
成
為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身
體
可
以
移

動
，
回
憶
卻
無
法
連
根
拔
起
。
可
是
生
活
必
須
過
下
去
，
不
論
看
不
看
得
清
的
霧
裡
之
城
，
或
者
有
沒
有
意
義
的
人
生
。
散
文

寫
得
很
生
活
化
，
缺
牙
、
做
夢
、
學
語
、
坐
捷
運
這
些
再
日
常
不
過
的
事
，
自
然
而
生
動
。
從
此
以
後
一
起
吃
好
睡
好
的
願 

望
，
很
卑
微
，
卻
也
很
高
大
。
活
著
，
應
該
就
是
這
樣
。


